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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國技職教育已行之多年，其中對於實作技術的訓練更是享譽國際，多次於

國際技能競賽中嶄露頭角。更創造許多高階技術人才於產業之中，從如此豐厚成

就得以襯出我國技職教育之成功。然而近年來我國政府推動 2030 雙語國家政策，

並要求各級學校採用雙語教學，但在現行雙語師資不足情況下推行雙語教學，不

但增加教師授課壓力，亦影響技術訓練的質量。在注重課程以學生為中心的當下，

需要更加去思考在技職教育階段強行推動雙語教學對於學生是否有益亦或是造

成更大的學習壓力，如同買櫝還珠。 

二、世界各國推行雙語教育之背景因素 

觀察當前世界各國，凡是成為雙語國家必有其特殊歷史背景，共同特徵皆為

曾受英語系國家殖民過（劉源俊，2021），以下將分別敘述各國歷史及社會文化

背景因素。 

(一) 新加坡 

  新加坡早期為馬來亞聯邦之一，於 1965 年獨立，自獨立後便將英語、華語、

馬來語及坦米爾語等四種語言做為官方語言，該國雖然 95%人口為華人，但他們

所說的華語皆屬於粵語、閩南語、客家語等漢語系之方言，並非現今的北京語，

而在殖民時期的殖民母國為英國，大部分人口對於英語並非陌生，為了讓各民族

能有效溝通，新加波政府決定實施英語教育，然而在新加坡政府開始實施雙語政

策之後，研究發現新加坡學童雖然英語能力增強，但華語能力以及其餘本土語言

開始逐漸萎靡，英語成為了新加坡的優勢語言（延晶，2016）。 

(二) 馬來西亞 

  同為前英國殖民地的馬來西亞，對於英語的接觸並不陌生，但國內人口多數

為馬來人使用語言為馬來語，而第二大人口則為華人族群，使用粵語及閩南語，

同新加坡一樣，為了各族群能夠溝通，因此將英語作為官方語言，但相較於新加

坡，馬來西亞更加有效的保留母語，華語以及馬來語在日常生活中仍就是經常使

用之語言（匡導球，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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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菲律賓 

  菲律賓早期受西班牙殖民，政策以推行宗教為主，因此對於西班牙語之傳授

較為輕視，殖民後期仍舊只有 2.4%的成年人會使用西班牙語。後續美國治理時

期，因美國希望能夠透過語言及文化傳播美化菲律賓人，因此在英語教育的推廣

上十分注重，直至獨立後以英語仍舊是以較高階層的語言存在於社會中。到 1987

年，菲律賓正式確立菲律賓語以及英語作為官方語言，而在教育政策上，菲律賓

教育部發現當以母語作為基礎時，相較其餘英語等官方語言，學生得到的學習成

效更大，因此命令一至三年級教學需要以母語作為主軸（謝國斌，2016）。 

(四) 香港 

  香港在 1841 年受英國殖民統治 156 年後於 1997 年主權移交中共政府，這段

時間裡在文化上很大的部分受到英國的影響，但因人口以珠江三角居民為多數，

因此粵語成為了主要的溝通語言。在香港政權移交後，中共政府以「兩文三語」

作為香港語文教育政策之核心，期盼能培養具備商業觀、國際觀之金融人才。然

而香港雖然歷經英國殖民長期以來以英語作為官方語言，但因為居民日常生活中

仍是利用粵語進行溝通，缺乏使用普通話及英文自然環境，政府在推行英文及華

語教育上窒礙難行，表面上英文測驗成績卓越的香港，實際上學生的語文水準卻

在逐漸下滑（田小琳，2020）。 

(五) 加拿大 

加拿大比起上述各國是較早推行雙語教育之國家，雖然國內多數人之母語是

法語，然而掌握上層經濟及社會權力皆是英語系人士，因此在 1960 年代法語士

開始要求政府注重法語文化之重要性，最終於 1974 年成功將法語訂為官方語言

並開始推行雙語教育。加拿大雙語教育利用了沉浸式教育，從幼稚園開始隨著學

習階段的提升逐步增加學生在學校的法語比例教學，在歷經多年執行後，多數經

歷過沉浸式教學之學生其語言能力大幅提升，在學科上也多有不錯之表現（王俞

蓓、林子斌，2021）。 

然而加拿大光鮮亮麗的雙語教學政策背後，隱藏的是更加嚴重的階級差異，

台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廖咸浩在 2022 年的「預知平庸與貧乏：反思「雙

語國家」政策」論壇中提出，實際能夠擁有雙語能力的人不過 8%，而在社會中

下階層之學生仍然接受純英文課程，雙語課程成為了社會上層家庭的專屬物品

（許維寧，2022）。 

綜上分析，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各國在推行雙語政策的過程中，無論是加拿

大的沉浸式教學或是新加坡的英語教育，其能夠成功的原因在於該地的歷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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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曾與英語系國家有過密切甚至共屬一國之經歷，在文化中早已留下了根深蒂固

之影響，反觀臺灣雖然曾經受過荷蘭、西班牙、清帝國、日本等多國統治之力歷

史，自西元 1640 年間，荷蘭船隊抵達臺灣並治理這島嶼開始，這座島嶼正式的

被文字記錄下來，經過荷、西共同經營的這段時間，在臺灣所使用的語言除了原

住民族語外，官方文件皆為荷語與西語，往後明鄭時期大批漢人來台後所使用的

語言為華語系統中的閩南語，乃至清國統治後亦同，直至 1885 年清日戰爭後由

日本殖民開始才轉為日文為官方主要語言，但民間仍有許多民眾是使用閩南語、

客語、原住民族語溝通，到二戰後由國民政府接管使用華語作為主要官方語言至

今從未與英系國家建立緊密之連結。 

在教育部提出的我國推動英語成為第二官方語言政策評估報告中列出了適

合的 9 項條件，然而其中並無任何一項與我國歷史脈絡亦或是現今情況相符合，

在不具備推動條件下選擇強行推動雙語政策，是否有可能反倒造成學生本土語言

能力之流失，或許需要更加深思。 

三、雙語教學對於技職教育之衝擊及影響 

(一) 技術型高中學生對於英語掌握程度 

技術型高中的學生多數屬於偏科或是語文能力較不突出，甚至在英語學習的

過程當中失去信心而產生抗拒（陳憶如、張惟權，2016）。根據測驗中心統計，

近四年來的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有高達 7 成以上學生英文不及格（潘乃欣，

2021）。原因或許來自於過去國中時期的學習挫敗導致學生對於英語文學習的自

我效能不彰，在如此條件環境下，倘若在學生甫一入學便將原本就屬於陌生的專

業課程用英語授課，在原先的隔閡上添加起一堵新的高牆，在聽不懂授課老師上

課內容情況下，漸漸地對專業課程也失去學習動力，最後不僅語言能力沒有提升，

更加失去本該能夠掌握之基本技術能力，得不償失。 

(二) 技術型高中教師的外語教學能力 

過去我國中等教師培養歷程當中並無特別強調外語教學能力，在教育檢定中

是以國文以及教育專業作為測驗科目，在教師外語專業能力無法保證情況下，要

求教師能完整的使用外語教學，且使用程度還須符合學生能力，是否能有效的將

知識作完整的敘述傳達給學生恐怕需要打上一個問號，且技職體系不同於普通教

育，英文課程時數遠低於普通高中，有多數時間屬於實習課程，而在實習課中多

數是由教師親身示範一遍再交由學生實際操作，在實習課混亂且多變的環境下，

要求教師利用自身並不孰悉之語言進行授課，無疑是給現場教師們添加額外的心

理壓力及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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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當前工業技職教育中本就充斥著許多外來專業詞彙，起因在於臺灣早期進入

工業時代是在日本殖民時期所開始，因此許多專有名詞是由日文衍生而來，而這

些日文又是由英語轉變而來，而國民政府來台後仍沿用日本所留下之基礎，以致

許多工業專有名詞仍保留日語型態呈現。另一方面，國內早期學習高等工業技術

都是前往日本或德國留學，因此許多人在專業領域中習得外語為德語或日語，以

致這些專有名詞的形成皆有日語色彩。 

以技術型高中機械群為例，在該群科專業科目中，有許多專有名詞屬於外來

語，學生在理論課程當中已對這些專屬詞彙的認知已有所建構，在實習課中，教

師也會使用外來語詞彙，學生在這樣環境下無須刻意學習外語即將專有名詞作為

連結。現代國際社會中能夠有效的英語溝通固然重要，然而當教師刻意在課程中

利用更多的英語教學，反而容易激起學生對於英語學習之抗拒心理，又或是造成

學習上習得無助感，進而失去學習動力，造成技術力、英語力雙輸之局面。 

(二) 建議 

雙語教學之目的在於培養學生之外語能力進而提升國際移動力（國家政策發

展委員會，2018）。但技術型高中機械群由於課程的特殊性及學生普遍英語能力

較為低落，無法如同普通高中一般在各項課程直接加入雙語教學，因此教師身為

推行課程的執行者，更需要以身作則，精進自己的外語能力並與學生共同學習，

當學生察覺到即便身為教師仍需持續精進自身外語能力，在之後的課程推動也能

更加有說服力，使學生認同學習外語之重要性。除此之外， 與其課程中強硬加

入外語教學造成抗拒學習之反效果，不如在平日校園生活中營造出雙語生活情

境，例如教師課程中專有名詞以外語原文進行講述，以潛移默化的方式，讓學生

能自然的使用外語進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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